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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网络时代传统文学经典的“命运”
———以《西游记》的网络改编为例

孙 书 文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０１４）

［摘　要］传统文学经典的网络化之路，同时也是被解构之旅。传统文学经典的网络化解
构中，经典情节与经典人物被刻意变形，突显出现代化与肉身化两个主要特征，戏仿是其主要运

作机制。网络对传统文学经典的解构，一方面是基于网络的技术特性、人文特性，另一方面又与

近十几年来文坛“去经典化”的动向同声相求。网络文学迅速显出落潮迹象，与其对文学经典

一味解构而不是潜心自我建构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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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文学经典遭遇时尚网络，这成为中国当代
文坛一道独特的景观。“乱弹红楼”（网易文化频

道）、“暴笑三国”、“大话西游”、“名著人物乱弹”

（新浪文化）等等吸引了众多人的眼球。单就《西游

记》而言，网络时代便产生了众多的改编之作。较

成规模的有明白人的《唐僧传》、慕容雪村的《唐僧

情史》、冰沁雪儿的《唐僧日记》、今何在的《悟空

传》、林长治的《沙僧日记》、吴俊超的《八戒日记》等

等，其他的单篇作品更是不可胜数。

一

传统文学经典网络化之路，也就是被解构之旅。

解构，主要表现在经典情节与经典人物被刻意变形。

诸葛亮的《出师表》被改作《出师表之网站加薪版》；

曹操乃韩信转世（《曹操乃韩信“转世”的八个理

由》）；梁山好汉排座次，股份公司兴起，晁盖继续担

任梁山泊有限公司董事长，及时雨宋江为新任的公

司总裁，智多星吴用为公司业务总监，入云龙公孙胜

为公司策划总监（《名著人物乱弹：梁山好汉排座次

一人股份公司兴起》）；王熙凤对宝玉一腔痴情，喜

欢“他忧郁的眼神，恍惚的深情，一脸的痴气，我知

道，他读的懂女人的心，看到他，我仿佛回到了从前，

水边梳头的女儿”，因而使了调包计，自己得不到

的，也不让黛玉得到（《乱弹红楼———熙凤篇（纯粹

女人）》）。

这种变形，在《西游记》的网络化中表现得异常

典型。网络《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四人的关系被刻

意地更改了。经典《西游记》第十四回“心猿归正，

六贼无踪”中有：“那猴早到了三藏的马前，赤淋淋

跪下，道声‘师父，我出来也！’对三藏拜了四拜。”

“我出来也”，虽仅四字，但设身一想，被压了五百

年，如今重获自由，对于不服天不怕地、天性爱自由

的“齐天大圣”来说，这种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取经

路上，因为神通悬殊、性格差异以及环境等多方面的

原因，悟空、唐僧师徒曾几起争执，悟空也曾几次离

开取经队伍，但最终共同取得真经；尤其值得注意的

是，每次悟空去而复返，师徒感情就增加几分。这也

证明唐僧与悟空师徒感情甚笃，两人的感情基础也

正在于唐僧助悟空解五百年困厄之苦，悟空又是取

经路上第一等功臣。这种师徒真情，在《唐僧传》却

变成了合同伙伴关系，相互利用，各取所寻。

师徒之情在其他网络西游记故事中同样也已荡

然无存。《唐僧传》中通天河一劫，妖怪设计，唐僧

连人带马跌落到了大河的深处，而他的三个徒弟则

齐崭崭跃到了云端，不顾师傅生死。《悟空传》中，

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三个徒弟直呼唐僧为“秃

头”，唐僧身陷困境他们也不营救。师徒感情如是，



师兄弟之间的感情便可想而知了。《唐僧传》中，进

入乌鸡国前师徒四人开会，当谈到妖怪的问题时，师

兄弟三人相互推诿。为区分真假美猴王，唐僧要念

紧箍咒，猪八戒说：“念吧，我会开心的。”让沙僧挑

担，沙和尚立刻圆瞪双眼。谁来挑担，最终要由大将

与元帅的级别高低来决定。在《悟空传》中，沙和尚

甚至成了玉帝安排来监视孙悟空的，在灵霄宝殿上

两人大打出手。

人物的变形孕育于情节的改变之中，同时又推

动了情节的改变。《唐僧传》的第三部对原著进行

了整体性的颠覆。经典《西游记》中，唐僧是师傅。

《唐僧传》中，他成了被启蒙的对象。如其所言：

“……如何生活，我还得向几个徒弟学习呢！”经典

《西游记》是寻找真经的“西游记”，而《唐僧传》的

第三部则是唐僧寻找“人间烟火”的西游记，是唐三

藏的破戒之旅。在刘伯钦家里，唐僧被骗吃了熊肉。

有了这一餐的实践，他知道了“肉食的博大精深”。

随后，荤戒大开，过了一回吃野味的瘾。在五指山，

又破了酒戒。到了高老庄，见到了猪八戒的妻子和

两个儿子，唐僧对悟空说：“瞧，这才是真正的天伦

之乐！”悟空颇有感触地说：“师父，其实你当年回到

长安时，就该娶妻生子，到这时，有儿女绕膝，那是何

等景观！”沙和尚制定了生子计划，徒弟几个也为唐

僧作此打算。到了三打白骨精之地，唐僧又念旧情，

“不是白骨精，是白衣少女，是一个很漂亮的白衣少

女！”悟空这时也变了：“垒坟的事交给我吧，当初是

我将这个女孩打死的。”坟垒好了，唐僧采了一朵白

花，恭恭敬敬地放在坟前，两颗泪珠滴落下来。“八

戒捧起一捧泥土，洒向坟头，喃喃地说：‘美人儿，老

猪来看你了，你还记得老猪吗？’”“唐僧叹了口气：

‘我们走吧，留下一段真情让它停泊在树木间。’”在

女儿国，八戒向唐僧传达获得激情的方式：“男人不

坏，女人不爱”。唐僧也要立志成为强壮的男子汉。

吃了火焰山上的哈密瓜，“师徒四人的情欲像火焰

一样升腾起来”。唐僧希望：“前要再有一个女儿国

就好了。”悟空脸上升起一团红云：“老孙也准备要

成家了。”八戒则沉浸在与盘丝洞女妖戏水的美好

回忆中。师徒四人到盘丝洞中去怀想。唐僧想在里

面睡上一觉。沙和尚则认为：“没有妖精了，真没

劲！”唐僧梦中与蜘蛛精七妹相会。与七妹有了梦

中云雨，“泄了真阳”。师徒四人在无底洞里盘桓，

唐僧要寻找“红衣少女”鼠精的一两件遗物作念想。

他颇有感慨：“……沿途竟有那么多的女子喜欢我，

只可惜那时我的心锁得太紧了。”又对徒弟们发了

命令：“我以前把你们管得太严了，现在放宽点，让

你们去寻欢作乐吧！”在天竺国，唐僧去看望公主，

公主因对唐僧的情难圆，出家做了尼姑。因而有了

两人的一段对话。公主由痴情而把情看破，而唐僧

却成了痴情之人。唐僧回到大雁塔里，将重返取经

路的一幕一幕回忆了一遍，他突然觉悟了。唐僧走

出大雁塔，理直气壮地说：“是到了该把千百年的恩

怨情仇了结的时候了！”

经过变形，《西游记》之经典在网络中已荡然

无存。

二

传统文学经典的网络化解构，表现为两个突出

的特征：现代化与肉身化。

现代化，是与当前时空的嫁接。如刘备开了一

家蜀汉电影公司（《刘备：我这一辈子》）；“单极世

界”、“世界霸权”之类的话被用来形容三国时的战

势（《三国演义之舌战群儒》）；贾府之中，贾母厉行

改革，要在府内选拔一名总管，其中文凭是重要的标

准，王熙凤从北静王府拿到了美容大学管理专业的

硕士（《王熙凤进修文凭》）；慕容雪村《唐僧情史》

把唐僧与桃花精的关系按《我的野蛮女友》来演绎。

这种现代化，首先表现为语言的现代化。在网

络文学经典中，现代口语、歌曲被大量使用。唐僧对

白骨精心存真情，要“留下一段真情让它停泊在树

林间”。八戒告诫唐僧“男人不坏，女人不爱”。观

音赠唐僧袈娑，上面有种种宝贝，唐僧问“这些东西

该不是人工培养的吧”。孙悟空要把花果山搞成一

个旅游基地。唐僧见到人参果，问：“一只果子含多

少维生素？比得上十个鸡蛋否？”车迟国前，猪八戒

劝孙悟空少惹事，“平平淡淡才是真”。过通天河

后，唐僧遭受了奇耻大辱，开会总结，他要求三个徒

弟的检查要“触及灵魂”。师徒四人离了通天河，高

唱流行歌曲：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有一个地方，那

就是快乐老家……孙悟空打杀了两个蟊贼，唐僧命

其为他们垒了新坟，念经：“吸气，我知道张三的灵

魂犹在呼气，我知道王五的身躯已去 我知道他俩已

经解脱 解脱是一种幸福吸气 我也一样难受 呼气

事情已经发生 阿弥陀佛 张三、王五安息吧！”孙悟

空指责假美猴王“昨天的你我重复昨天的故事”。

师徒四人离别，唱起了“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

天”。八戒传授唐僧《酷语宝典》：“看不懂不叫看不

懂，叫———晕；完了不叫完了，叫———歇菜；不满不叫

不满，叫———靠……”唐僧活学活用：“八戒，为师今

天对你不满，应该是：我靠，你这猪头三四五，你就流

你的口水吧，想要老三背你，你歇菜吧你！”文学经

典与现代时尚相结合，给经典加入了异样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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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表现为叙事方式的现代化。网络化的文学

经典大多不再采取全知全能视角，不再是类似于史

的叙述，而是把名著经典的故事叙述单位、由这些故

事所引申或有意篡改的叙述单位纳入到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框架之中。如糖所著的《沙僧

传》，运用天上时光—流沙河岁月、天庭—流沙河双

时空的方式叙述。原先单线的叙述结构在网络写手

看来太过简单，不能从叙述本身获取快感，他们要把

自己所编织的“文学世界”立体化、多层次化。于

是，在传统文学经典的网络化中，两种文体风行。一

是传记体，为单个人物立传，有《悟空传》、《唐僧

传》、《唐僧情史》。如此，叙事视角变换，从群体视

角转换到个体视角。《唐僧传》其实是写唐僧的三

次“西游记”。第一次尚是取经之旅；第二次则成了

欲望之旅，唐僧要充分感受“人间烟火”；第三次，也

就是小说的第四部，命名为《觉悟》，其实是反思之

旅。二是日记体。《沙僧日记》、《八戒日记》、《悟空

日记》等等，颇有前几年所流行的“隐私”写作之风。

传统经典网络化变形的特征之二是肉身化。

《西游记》、《三国演义》中都没有“性爱”空间，网络

之作则把它作为重点，在改编过程中对性爱特意渲

染。比如，关公多年前爱上了一个风尘女子张妃，而

张妃爱上了心理医生刘备。桃园三结义是一个预

谋，是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间的相互关系的最后出

路。“因为这两个男人我不知道应该选择哪一个！

最后我决定两个都要，一个都不能少。我实现这个

目标的方法是：把自己也变成男人！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让自己同时和这两个男人融洽地生活在一

起。———就这样，我吃下了从华陀那里买来的变性

药———颠倒乾坤丹”。（《张飞之隐秘情史》）网络版

《西游记》也成了各个取经人的情史。如沙僧的情

史、悟空的情史、八戒的情史等等。《悟空传》中，悟

空与紫霞、猪八戒与阿月，都有一份生死相依的恋

情。天篷与阿月相恋了八十万年。《悟空日记》中，

悟空与紫霞、金禅子与九天玄女，都萌发了真情，猪

八戒也找了牛魔王的妹妹作情人。唐僧与乌鸡国公

主之间引发了“一夜情”，公主说：“……我们只是互

相利用各取所需而已。我需要你抚慰我婚前的惶

恐，你需要体验生活的反叛……”八戒要调戏盘丝

洞的妖怪，盘丝洞的妖怪要调戏唐僧。无底洞里的

鼠精要与唐僧婚配。月宫里的玉兔化作天竺国的公

主也有了一梦情缘。今何在版的《唐僧传》中，唐僧

则与桃花海誓山盟。乌巢和尚声称：“你们四人一

马代表着天界的情与爱。”

这其中最有象征意味的，是对佛法的代言者、一

心向佛的唐僧进行肉身化、情欲化的改写，把高僧的

“道貌岸然”剥下来。红孩儿把唐僧脱得一丝不挂，

而唐僧的魂魄偏又要去见观音。其中颇有意淫的味

道。唐僧几遇色劫，从蝎子精到女儿国国王，取经之

旅又成了色劫之旅。《唐僧传》的第一部，唐僧与观

音相遇，观音称自己为他的师姐，并说要送他两件礼

物，而此语让他猜测：“师姐不会送我一枚戒指吧？”

有意无意之间，他想到了男女之间的定情之物。

“玄奘心里面又涌起一阵感动，竟痴痴地望着观音，

不知该说什么好。”而另一方面，“观音眼里游移出

一丝暧意，她读出了玄奘脸上的感动”。这是一见

钟情的画面。唐僧在黄袍怪的山洞里见到宝象国公

主百花羞，两人萌生爱情。百花羞将书信交到唐僧

手中，深情地说：“能在山洞里见到长老这样善良美

丽的男人，真是一种缘份呀！”百花羞引着唐僧来到

后洞，临别，她忍不住在唐僧的脸上吻了一下。唐僧

感到一种火辣辣的疼痛，他的心里闪过一道亮光。

唐僧走了十几步，忍不住回头一瞥，但见百花羞还痴

痴地站在那儿，双目顾盼多情。唐僧第一次感到了

女人的真实。取得真经后的唐僧，却感觉到“我唐

僧活了快一个花甲了，生活中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八戒点中了他的心思，缺的是“人间烟火”。

这种肉身化中，还包括了一层含义，即低俗化，

把佛法的庄严华妙破解，与现世欲望生活紧密结合。

比如，网络“西游记”颇为关心现世社会中的“人

情”，佛法、天道都要让位于此。明白人所作的《悟

空传》中多处设置这样的情节。悟空要收黑熊精，

菩萨为其求情。“孙悟空将行李一推说：‘这西天我

不去了，一碰上妖怪就有人来说情，你说这个经如何

取法？’唐僧朝孙悟空使了个眼色：‘徒弟，你可得记

住一句名言：千万不要得罪菩萨，她能保证我们一路

顺风！’”对于黄风岭上的妖怪，悟空揶揄说：“它是

如来佛祖看油灯的，后台硬着呢！菩萨说是来领它

回去的。”唐僧也感叹了：“路上遇着的妖怪，一个比

一个后台硬！难啦！”镇元大仙听唐僧说观音是他

师姐，冷笑：“原来你们的关系还这么广，横向联系

不错嘛！”遇到白骨精，孙悟空到观音那儿问是否可

打，探听她有没有后台，观音强调说：“不是硬后台，

她连软后台也没有，她根本就没有后台！”红孩儿，

孙悟空知他没有后台，才敢打杀他。通天河遇险，孙

悟空首先想到的是找观音：“我可以猜测，以往那么

多的妖怪都是你放出来的，我不找你找谁？”“你要

害人，可不是那种害法呀！”小雷音寺遇险，唐僧让

悟空先打听妖怪的出身。悟空说：“他原来是东来

老祖殿前的黄眉童儿”，唐僧称之为“名门正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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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空“谨慎处理，要照顾一下老祖的面子”。

在这种变形中，包括佛法在内的一切，都不可执

着。取经之路中历劫、修行都被全盘否定了。八十

一难只不过是如来佛的障眼法而已，是游戏，而游戏

之后并没有幸福可言。（慕容雪村《唐僧情史》）唐

僧感慨：“孙悟空有几百年没来看我了。西天路上，

我这徒弟曾无数次救过我的命。我们没想到那是游

戏，我们如此投入，抱头痛哭，相对嬉笑，但直到结局

才明白，一切原来都是虚幻。取经路上的一切山，一

切水，一切妖魔鬼怪，都是如来设的障眼法。”经历

了金角大王、银角大王一难，唐僧望着老君的背影，

悄声对几个徒弟说：“听出味了吗？他们都在合伙

算计我们！”佛家的历劫，此时成了“合伙算计”。取

经路上，虽有险，但没有艰难感，如此也就没有了劫，

反倒充满了游戏感。唐僧认为这些难都“既然是例

行公事，我们也就来个逢场作戏！”（《唐僧传》）在这

背后又是对佛法的否定。《悟空传》中天杨与玄奘

斗法，玄奘获胜，但他的获胜其实只是误打误撞。也

正因为如此，玄奘胜利后许下的意愿却是：“要那诸

佛，都烟消云散。”

三

网络经典大都通过戏仿的手段完成了对原来经

典的颠覆。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以大卫佐克（ＤａｖｉｄＺｕｃｋ
ｅｒ）为代表的著名电影小组ＺＡＺ，普及了模仿嘲弄经
典影片的喜剧电影类型，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拙劣

模仿和滑稽效果的含义，使“戏仿”成为一种具有通

俗化与后现代倾向的典型叙述方式。“戏仿”又名

“滑稽模仿”、“戏拟”，源自英文 ｐａｒｏｄｙ，在《牛津英
语大词典》（ＯＥＤ）中，对“ｐａｒｏｄｙ”这一词条做出了
如下两个解释：一是指导致了滑稽效果的模仿（ｉｍｉ
ｔａｔｉｏｎ），可以用于诗（ｖｅｒｓｅ）或文（ｐｒｏｓｅ），也可用于
戏剧或音乐剧；另一种含义是指拙劣的模仿。解构

主义哲学家们的阐释是：“戏仿”（Ｐａｒｏｄｙ）成为“仿
拟”的特殊形态，从修辞意义上说，就是戏谑性仿

拟。戏仿电影，是以“超文本”方式来改造传统、颠

覆经典。戏仿，如今已超出了电影界，在网络上流

行。《大话西游》即是戏仿《西游记》的代表之作。

后来的网络西游记大都与其有或近或远的渊源。

《大话西游》本身不是网络原创的文学艺术。但它

因网络而流行，这似乎能说明其与网络特征相一致。

经典的网络化招致了许多批评。如有论者认为

这是肆意亵渎经典，对中国传统精神文明造成了损

害，还有的认为其违背了中国宪法中对宗教信仰自

由的相关规定等等。在表层意义上，这与网络经典

对原本经典的戏仿中所体现出的“没大没小”有关。

这种“没大没小”，恰恰基于网络的技术特性、人文

特性。

网络是一种技术，但它渗透到每个人生活的空

间，化入其中。技术一旦走出实验室走入人类社会

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人文性。技术改变着人类的思维

方式。网络对人类的改变是多方面、多层次的。电

脑网络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以主机为

中心的集中处理式网络，二是以客户机／服务器为中
心的分布式处理网络，三是以因特网为代表的网际

网。因特网是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的译音。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又译为“国
际互联网”或“网际网路”。它所代表的并非某种新

的物理网络，而是“网络的网络”。因特网依靠

ＴＣＰ／ＩＰ协议实现已有各种通信网络的互联。凡是
符合ＴＣＰ／ＩＰ标准的网络，都可在一定条件下连入
因特网，成为它的组成部分。在实践中，由因特网派

生出内联网（ｉｎｔｒａｎｅｔ）与外联网（ｅｘｔｒａｎｅｔ）。内联网
主要是指利用因特网技术（ＴＣＰ／ＩＰ协议、Ｗｅｂ浏览
器等）所构建的内部网络，外联网则是指若干内联

网通过一定的安全机制相互连通。如果说因特网所

代表的是作为总括的网络间性的话，那么，内联网与

外联网便将网络间性具体化了。第三阶段则发展到

了蛛网重叠和触角延伸的方式。打破了往日信息垄

断的中心话语模式，促成了个体话语、小众话语对主

流媒体话语权力的消解。散点辐射、触角延伸的方

式是消解中心话语的方式，也就是本雅明所说的后

现代社会中“主体的非中心化”。权力话语可以是

官方话语，在中国报纸、电视、电影还都属于这一类，

也可以是精英话语、知识分子话语。

因而，网络空间，有学者称之为“没有重量的空

间”：“物理世界是一个有重量的世界。一块石头、

一张桌子或者一幢房子之所以各安其位，即是因为

它们的重量。重量已经是这个世界秩序的一部分：

重量的差异决定了位置的高低上下。人们无法看到

一座纪念碑矗立在一个鞋盒之上———后者承受不了

前者的重量。通常，重量与体积成正比。工业社会

诞生了许多雄伟的巨型景观。摩天大楼、巨轮、疾驰

的火车、钢铁与水泥混合的桥梁，这些巨型景观的吨

位是惊人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工业社会是一

个制造重量的社会。然而，进入网络空间之后，一切

景观都迅即化为没有重量的比特。比特可以复制、

移动，或者远程传送，就是没有重量。活动于网络空

间的人物也仅仅是一些没有身体重量的比特。因为

没有身体———面容、四肢、骨骼、血肉之躯———的到

场，种种个人信息失去了认证的可能。”［１］正因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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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网络空间表现出自由平等，突出地表现为发言权

平等———这个空间的讲坛不再由一批文化精英把

持，官衔与财富的数目亦非权威的证明，所有的人都

有权力将自己的“帖子”公布出来。不少网民都有

这种体验：看到自己键盘上敲出的文字转瞬之间发

表在聊天室里，心中惊喜交加。这意味着一种权力

的回归。

网络空间不仅改造了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并

且颠覆了传统社会的文化结构。１９３６年的时候，本
雅明曾经对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表示了极大的惊

叹；然而，如今却是谈论艺术作品电子复制的时候

了。本雅明认为，机械复制废除了作品的“原真

性”，作品脱离了独一无二的时间与空间而成为复

制品。这些作品不再神圣，不再具有宗教式的礼仪

意义，作品的展示价值远远地超过了膜拜价值。电

子复制比机械复制更为容易。因此，电子时代的艺

术复制品更为廉价，同时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

艺术垄断的解除产生了更为开放的文化民主。

如果说，在主体中心化的时代，支撑话语中心化

或者是官方的意识形态或者是精英知识分子的道义

责任感的话，那么，在非主体中心化的时代，其话语

形式形成的动力何在呢？重要的一点是游戏情结。

“游戏”这一语词越来越变成现代思想的关键

语词之一，它似乎成为了理解存在、思想和语言的奥

妙的通道。大游戏是说：存在就是游戏。不仅人生，

而且万物都在游戏。海德格尔认为存在或世界的本

性就是游戏，并具体表现为天地人神四元的游戏，称

天地人神的纯真的生成的镜子之游戏为世界。人类

很早便有游戏活动，小自戏耍、模拟、表演，大到节

庆、竞赛、狂欢等。可以说，游戏是人类社会生活的

一种基本职能，人类文化的发展伴随着游戏因素。

随着以无功利为中心的审美原则的确立，德国

古典美学的代表人物康德和席勒谈到了游戏的另一

重要性质：自由性与超越性。康德在《判断力批判》

中曾经对文学艺术与手工艺作了区分，指出文学艺

术活动的本质是自由的游戏：艺术……人看作好像

只是游戏，这就是一种工作，它是对自身愉快的，能

够合目的地成功。依照康德的看法，文学艺术的游

戏不仅带有自由表现性，还能将想象力与知性的严

肃事情相联系，故能给人以许多启示。席勒进一步

将审美与游戏和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相联系，他认

为只有当人在充分意义上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

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席勒把审美

的游戏冲动当成人性解放的前提，它超越了内在和

外在事物的强制，将规律与需要结合起来，因而是自

由的显现。审美的游戏活动能将理性的道德规范内

化为想象力的自由表现。席勒试图以此来统辖与协

调审美活动及文学艺术的娱乐消遣与理性教化。

２０世纪关于文学与游戏关系的讨论大体沿袭
康德和席勒的思路，但更多地注意到游戏自由的生

命表现性。荷兰学者胡伊青加甚至将游戏视为人类

一种与生俱来的文化现象，认为人是在游戏中生成

的。文学艺术就是这样一种游戏。德国哲学家伽达

默尔认为，有生命的东西能够在自身中具有运动的

动力，自行运动是一般有生命之物的基本特性。游

戏便是一种自行运动，它并不谋求明确的目的和目

标，而是生命存在的自我表现。他认为把艺术游戏

同语言游戏相联系，能使人更容易地按照游戏模式

去考虑世界经验的普遍语言性。

何谓游戏？游戏的要义，是从肉体上、精神上体

味自己的存在。一旦一种活动不为外在的目的，而

仅仅停留其本身，从熟练之中体味到自己肉体的存

在、由此体验到精神的快感，这就是游戏了。如中国

的疱丁解牛，以“无厚入有间”，“道进乎技”就是如

此。在网络空间，人的游戏感得到了极大程度的展

示。其一，生存基础的虚无性在网络得到了极显明

的体现。生存是游戏，生存的基础是虚拟性。在没

有网络之前，生存目的的基础，在中国是自然，在西

方是上帝。但中国的自然就是“自然而然”，其基础

是不能落实的。西方的上帝，尼采宣布它已经死了。

因而基础是虚无。而在网络空间，赛伯空间的非实

在性，成为这种虚无最好的例证。其二，游戏的狂欢

特征，在网络表现得极其充分。网络如同筵宴。巴

赫金在研究拉伯雷时曾发感慨，只有在吃饭时才能

说出自由的、真诚的真理。筵席本身的肉身化，消解

了对神圣的虔诚。

四

网络对传统文学经典的解构，基于网络自身的

特性。同时，又与近十几年来文坛“去经典化”的动

向同声相求。

“经典”，《现代汉语词典》释为“传统的权威性

作品”；《辞海》释为“一定时代、一定的阶级认为最

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著作”；《辞源》释为“旧作为

典范的经书”。经典体现了一种超越时间限制的规

范与基本价值，同时又随时作为当前有意义的事物

存在着。迄至近代，中国的知识传统大半以经典注

疏的形态存在。经典仿佛是一道文化栅栏，代表了

至高无上的权威与法则，而被当作社会生活的规范

与原则。这使得 “非经典”总是力图超越自身跃升

为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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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对经典的解构与重构，与中国文坛的

变动是同声相求的。或者说，网络文学对经典的解

构是中国文坛变动的一个典型事件，中国文坛的变

动推进了网络文学对经典文学的解构。这其中有三

个值得注意的文学事件，即２０世纪末的“重写文学
史”、重排大师事件和１９９８年的断裂宣言。“重写
文学史”虽然具体体现为对于一些作家作品的重新

评价，但其核心是对于文学经典标准的修改。“重

写”重点是重新评价那些原先因为“政治”原因而被

抬得很高的作家（如郭沫若、茅盾、赵树理等），以及

那些同样因为“政治”原因而被边缘化的作家。“重

新排大师”的情况同样是在突出“审美”标准的旗号

下进行的一次对于经典标准的重写。这一方面是延

续了“重写文学史”中的“淡化政治”的诉求，同时也

反映了新兴的大众文化正在显示自己的力量，正在

对精英化的经典标准提出挑战。［２］在１９９８年第１０
期的《北京文学》上，发表了由朱文主持发起的一个

名叫“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份答卷”的调查报告。

这篇报告可以视作没有获得经典作家地位、没有在

权威性机构占据优势位置的年轻一代作家，对于那

些已经经典化、已经占据机构化权威地位的老一代

作家以及他们经典地位的一次集体性挑战。这次调

查的发起者以及接受调查的对象都是２０世纪６０年
代以后出生的（在当时是３０多岁）青年作家，又称
“晚生代作家”。他们的问题设计以及对问题的回

答非常集中地体现出颠覆经典、传统以及权威机构

（如作家协会、大学等）的叛逆姿态。他们对于中国

当代文学传统及其经典性作家采取了基本否定或完

全否定的态度，也不承认大学、作协、茅盾文学奖、鲁

迅文学奖等机构的权威性。

韦伯曾经如此区分“牧师”与“预言家”：“牧

师”代表业已确立权威地位的那些既得利益者，他

们倾向于维护现存的文化秩序与文化经典；而预言

家则代表挑战这种权威的人，倾向于摧毁既存的文

化秩序与文化经典。布迪厄则继承与发展了韦伯的

划分，并把他们分别命名为“文化的监护者”与“文

化的创造者”，前者再生产并传播文化的现存合法

形式（它们常常表现为经典作品），后者则力图创

造、发明新的文化合法性形式（也就是重新经典化

或再经典化）。中国文坛２０世纪末的几大事件显
露出“预言家”对“牧师”、“文化的创造者”对“文化

的监护者”的挑战。

有学者宣称：“‘经典文学时代’正在离我们远

去，而一个新的‘后文学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

并进而专门总结了“后文学时代”的五大特征：其

一，社会生活资源的“丰裕化”和“超量供给”改变了

人们在不发达历史时期所养成的文学经典化的观

念。其二，社会的“文学人口”从经典时代的稀少短

缺转而发生了“全民化”的变化。其三，经典文学时

代的有限传播方式已经被消解。其四，文学作者普

遍化。其五，经典时代的“欣赏型读者”正在消失，

“后文学”的“消遣型读者”正在成熟。［３］由此五点进

行引申，不妨说，世纪末的文坛事件还只是揭开了

“后文学时代”的序幕，而文学的网络化则在实质上

推进了这一进程。自从互联网迅速发展以后，进入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数字技术的发展将人类引
入了“知识经济时代”。互联网给文学传播提供了

无限的可能性，网络期刊、各大网站的文学空间、

ＢＢＳ等等，刺激了网络写手的繁生。网络文学作品
的大规模出现，又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读者不再

是怀着崇拜的心情去品味经典，而是由欣赏型读者

变为了娱乐型看客。读者心态的变化，反过来又促

发了作者创作心态的改变。

在当代传统文学经典解构的进程中，网络起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经典是一个民族文化长期积淀的

产物，是一个民族存在合理性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

这个民族给予整个人类文明的独特的贡献。２０世
纪末，网络文学风生水起，颇有独领风骚之势。但近

几年来，又很快显出落潮迹象。个中原因，与其对文

学经典一味解构而不是潜心自我建构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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